
高僧监修成“大典”

《永乐大典》的编纂，始于明初

有“大才子” 之称的解缙。 但真正将

其监修成功的， 却是一位出家的高

僧，即被后人誉为“缁衣宰相” 的姚

广孝。

永乐元年（1403 年）七月，凭借

“靖难” 以武力夺取帝位的明成祖开

始重视留意人文，指示时任侍读学士

解缙主持编纂一部全新的朝廷大书，

并强调：“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

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

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

繁。 ” 解缙早在洪武年间就有修书意

向，当即召集人员，着手编纂。 至次年

十一月完成，成祖非常高兴，赐名《文

献大成》。

但细加翻阅，成祖发现书中尚多

“未备” ，深感失望。 这可能源于两个

原因。 其一是解缙一向怀有“致君尧

舜上” 的心态，因而编纂时很可能偏

重经史、轻视“杂书” ，对诸子百家及

天文地理、阴阳术数、医卜释道等文

献少有采纳。 这与成祖“无所不包”

的理念存在较大差距。 其二则是从篇

幅而言， 解缙仅组织一百四十多人，

历时亦不过一年数月，编成的卷数很

可能并不太多， 远未能达到成祖以巨

著彰显“文治” 的政治目标。

明成祖随即下令“重修” ，并选择

身兼三教的“靖难第一功臣” 、太子少

师姚广孝出任监修。 成祖起初旨令由

姚广孝、 刑部侍郎刘季篪、 大学士解

缙三人“总其事” ，但解缙不久失去信

任， 永乐五年初降迁广西， 次年更远

谪交阯（今越南），对于重修所起作用

迅速降低。 作为职爵最高的监修人姚

广孝， 则始终深受成祖尊崇， 成书后

又领衔进呈， 成为重修大典的实际责

任人。

在重修过程中，姚广孝不拘资历，

不限门户，广引人才，儒、释、道三教

“深通文义者” 均多参与。 如负责释

教典籍副总裁僧人道联、“博学能文

辞” 的道士林复真、以御医出任古今

方总裁的蒋用文等， 都与姚广孝有着

长期交往。 以布衣受召、 对重修发挥

了关键作用的都总裁陈济， 更与姚广

孝十分投契。 陈济为江南武进（今江

苏常州）人，自小酷爱读书，有“两脚

书橱” 之誉，与姚广孝一样“博通三

教” 。 大典重修时，他与姚广孝等数人

“发凡起例， 区分钩考， 秩然有法” 。

书成后陈济因功受赏， 姚广孝有诗相

庆：“群书博记羡儒魁，胸次森森武库

开。 赞辅不无稽古力， 登庸多有济时

才。 ” 可证两人之间的特殊情谊。

以姚广孝为首的重修团队精心组

织，永乐五年十一月，篇幅 22211 卷

的重修初稿完成。 姚广孝领衔呈进，

成祖十分满意， 下令更名 《永乐大

典》，并亲制序文，盛赞其“包括宇宙

之广大， 统会古今之异同， 巨细粲然

明备”（《明太宗实录》 卷七十三）。

到次年十二月， 经过两千多人通力协

作，《永乐大典》最终誊录定稿，在初

稿基础上又增加 666 卷，再辑录目录

60 卷，合计高达 22937 卷，成为前所

未有的鸿篇巨制。

《永乐大典》定本装订成 11095

册， 总字数超过四亿， 是中国历史上

规模最大的类书。 它汇集上自先秦、

下至明初的历代文献七八千种， 基本

实现了成祖将历代典籍、 诸子百家

“备辑为一书” 的宏大目标。 这是明

初的文化大事， 也是中华民族史上标

榜千秋的“文治” 盛举。

嘉靖嗜读诏重录

永乐十九年迁都， 大典定本移送

北京。 明成祖对大典纂修倾注了大量

心血， 但书成后一直忙于都城北迁、

亲征出塞等军政大事， 未有闲暇阅

览。 弘治年间，明孝宗曾将大典“取置

宫中，时自省览” ，又令内阁抄录“累

朝御制诗” 以供阅读。 但总体来说，永

乐以来的一百多年间， 大典基本上是

秘藏于深宫内府，鲜有人阅读与利用。

直到明代中期的嘉靖年间， 才真正引

起重视。

嘉靖帝以外藩继承大统，对《永

乐大典》抱有特殊偏爱。 明人沈德符

有记，称大典“即列圣亦不闻有简阅

展视者，惟世宗笃嗜之” 。 嘉靖帝诏令

重录全书，定本因此又有正、副两个版

本，开启了大典流传的新纪元。

嘉靖帝继位，出于“大礼议” 等辩

论的需要，对类聚“古礼文” 的大典

“时取探讨，殊宝爱之” ，“几案间每有

一二帙在焉” ，深深感受到这部旷世典

籍的独特价值。 嘉靖三十六年（1557

年）四月，紫禁城发生大火，他担心储

藏在文楼的《永乐大典》被牵连，一夜

中再三传谕，方使其幸免于难。

嘉靖帝决心将大典重录一部 ，

“贮之他所，以备不虞” 。几经酝酿，嘉

靖四十一年秋， 他正式任命礼部左侍

郎高拱、 左春坊左谕德兼侍读瞿景淳

出任总校，开始校理重录。其全局由大

学士徐阶擘画， 又有右春坊右中允张

居正等出任分校， 并通过 “糊名” 考

试， 录取善于楷书的儒士程南道等

109 人担任誊录官生。 重录时，每人每

天限抄 3 页，抄完后专人校对，若有讹

误发回重抄。每册后再详细注出总校、

分校、抄录、圈点等人姓名，以备稽查。

由于篇幅巨大， 首倡其事的嘉靖

帝未能看到全书告成。 直至新帝登基

的隆庆元年 （1567 年） 四月， 历经

1700 天近五年的持续努力，大典重录

方最后完工。 无论是内容、版式，还是

装订外观， 嘉靖副本几乎都与永乐正

本无异， 成为一次完美的典籍 “克

隆” 。 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典，都是明中

期抄录而来的副本。 也正是因为嘉靖

帝下令重录， 才为今人留下了管窥大

典风姿的机会。

隔代辑佚存故典

后人赞誉 《永乐大典》“序百王

之传，总历代之典” ，但这部旷世宏编

保存典籍的文献学意义， 则在易鼎之

后的清代方得以体现。

最早认识到大典巨大价值的，是

清前期的徐乾学、全祖望等著名学者。

雍乾之际开馆编纂“三礼” ，全祖望等

人得以利用从皇史宬搬至翰林院的

《永乐大典》， 发现许多久已失传的

“世所未见之书” ，“或可补人间之缺

本， 或可以正后世之伪书” ，“不可谓

非宇宙之鸿宝也” 。 学者们如获至宝，

相约每天阅读若干， 再请人将需辑录

的书籍抄出。全祖望作文感慨，大典卷

帙浩繁，“而力不我副” 。 此次学者自

发的誊抄，虽持续时间不长，但效果显

著， 前后辑出 《周官新义》《学易蹊

径》《春秋义宗》《尚书讲义》等失传

故典十余种。

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安徽

学政朱筠奏请从大典中辑佚“亡书” ，

吹响了《四库全书》编纂的号角，也开

启了由朝廷组织的系统辑佚。 乾隆帝

在“四库馆” 内，专门设立“校勘《永

乐大典》 散篇办书处” ， 著名学者戴

震、邵晋涵、周永年等人皆参与其中。

历经近十年努力， 辑出亡佚故典 385

种，近五千卷，具体包括经部 66 种、史

部 41 种、子部 103 种、集部 175 种。

这是清代规模最大的辑佚成果， 许多

重要古籍，如西晋《春秋释例》、唐代

《元和姓纂》、宋代《建炎以来系年要

录》， 以及后来列入 “二十四史” 的

《旧五代史》、医学名著《伤寒微旨》、

著名目录学著作 《直斋书录解题》等

等，都是依靠这次辑佚，方得以再现流

传于世。

嘉庆、道光年间，利用编纂《全唐

文》《大清一统志》的机会，再次组织

对《永乐大典》朝廷辑佚。除辑录唐代

佚文之外，亦辑出佚书多篇，可考者近

50 种，其中以徐松辑录的《宋会要辑

稿》最著名。 此后又有小规模的个人

辑佚，有文廷式辑《元高丽记事》《经

世大典》，董康辑《宪台通纪》，缪荃

孙辑《顺天府志》等等。清代辑佚前后

持续一百多年，数千卷“亡书” 故典得

以再现流传，充分彰显了《永乐大典》

在古籍保存方面， 亦具有不可替代的

文献价值。

久阅沧桑惜弗全

清代中期“四库” 馆开，下令校录

《永乐大典》之际，乾隆帝特赋诗八韵

“示意” ，感叹“大典犹看永乐传，搜

罗颇见费心坚。兼及释道欠精核，久阅

沧桑惜弗全” 。 自成书以来，《永乐大

典》历尽劫难，既是国家治乱的政治

晴雨表，亦成为民族兴衰的文化象征。

《永乐大典》有稿本、正本、副本

三个版本，命运各异。最不受重视的是

永乐五年成书的稿本， 人们很长时间

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 正本誊录告成

后， 稿本很可能亦收藏在南京的文渊

阁内，大约在明代前期毁于大火。

永乐六年底誊清的定本（嘉靖后

又称“正本” ），先入藏南京文渊阁以

东的东阁下层，永乐后期移送北京，临

时收藏于左顺门北廊 。 正统六年

（1441 年）， 太和殿之东的文楼 （后

称体仁阁）修葺一新，大典正式迁入，

成为内廷珍藏的国家典籍。 存放一百

多年后的嘉靖三十六年 （1557 年），

大典从大火中被抢救出来， 移至古今

通集库。 嘉靖四十一年至隆庆元年重

录，是其利用效率最高的时刻。此后正

本消逝， 未再见到任何踪迹。 对其下

落，学者们各有揣测，言人人殊，成为

明清以来最著名的文化“悬案” 。

隆庆元年（1567 年）重录完成的

大典副本，首先贮藏在有“石室金匮”

之称的皇史宬。 皇史宬为明清两代存

放国家典籍的地方， 四周石墙厚近两

丈， 室内金匮则由樟木制成、 外包铜

皮，既能防水防火，亦可防虫蛀鼠啃。

副本于此安全度过了一百五十多年。

清顺治年间，仪制郎张能鳞入宬“委

检前代玉牒” ， 得以一窥黄袱包裹的

副本，感叹其书“世所不恒见” ，“得

沉酣其中者数月” 。 作为一位普通官

员，张能鳞能有机会获睹大典全貌，是

数百年间绝无仅有的奇遇。

雍正年间开馆修礼， 副本移至天

安门以南的翰林院。 入院抄录的全祖

望，感叹“惜乎其阙失几二千册” 。 他

欲奏请“发宫中正本以补足之” ，未料

到所谓的“宫中正本” 早已不存。 《四

库全书》 编纂时， 乾隆帝曾下令在宫

内仔细查找，结果正本一卷也未发现。

至于迁到翰林院的副本，经细致清点，

实际丢失一千多册，计 2422 卷，占到

全书篇幅的 10.56%。

清代中期所存副本仍相当可观，

乾隆帝谓为“虽原册亡十之一，固不

足为全体累也” 。 但此后随着国势衰

落、社会动荡，副本流失的速度越来越

快。 光绪元年（1875 年）清理时，发现

大典已不足五千册。 自乾隆三十八年

（1773 年）“四库” 开馆算起， 至此

102 年，而大典遗失五千余册，损失率

超过 50%，平均每年计 50 册。 光绪二

十年，“帝师” 翁同龢再入翰林院查

点，仅剩下八百余册。清末二十年间即

减少四千多册，每年减损高达二百册，

可见其流失之速。 其最后劫难，则为光

绪二十六年（1900 年）6 月，甘军围攻

东交民巷， 毗邻使馆区的翰林院遭波

及，残存大典几被焚毁殆尽。 仅余 64

册由同治年间状元陆润庠抢运回府，

后拨交筹备组建的京师图书馆（今国

家图书馆前身）。

“文运每随国运兴，国脉文脉共相

连。 ”《永乐大典》的流失厄运，正是近

代中国多灾多难的象征。 统计当今海

内外所藏大典， 仅残存四百余册共八

百多卷，不足原书的 4%，令人扼腕长

叹。 国家图书馆从建馆之初，即致力于

大典的搜集、保护与修复。 历经百余年

不懈努力，现已入藏二百二十多册，成

为大典收藏最多的单位， 大典成为名

副其实的镇馆之宝。目前正在国家典籍

博物馆内举办的大典专题展览，更吸引

了海内外游客竞相驻足。流连于光洁如

新的副本原件与珍贵难寻的文档故纸

之间，人们可以充分品味《永乐大典》

独具特色的版式之秀美、 纸张之精良、

书写之端庄，以及插图之工整。

郑永华

� � � � 古籍，曾被认为是“高冷” 的

存在， 如今正借助新技术和传播

手段焕发生机。 这不仅是赓续中

华文脉的需要， 也是国家图书馆

作为海内外中华典籍重要收藏

地， 推动古籍保护与活化利用的

重要使命。 近日，“古籍保护与利

用公益项目” 二期在国家图书馆

启动， 又一批珍贵古籍将走下高

阁，“疗伤” 之后以全新的形式延

续生命，焕发新光彩。

修复启动

在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修复中

心， 一册散页的 《大藏经·甘珠

尔》正在修复中。 这部古籍因严

重霉变已破损不堪。 国家图书馆

古籍馆文献修复组组长胡泊介

绍，这部《大藏经》属于严重的一

级破损状况， 修复工作不仅涉及

表面清理， 还需通过药剂和精密

仪器作深度处理。另一册《通志》

的修复更为复杂，因微生物侵害，

书叶纸质已经絮化。 一系列探索

性的修复工作， 靠的是专家学者

经年累月的伏案， 也离不开社会

力量的资助。

这项古籍修复计划启动于

2021 年 6 月，国家图书馆（国家

古籍保护中心）、 中国文物保护

基金会与字节跳动携手，启动了

“古籍保护与利用公益项目” ，

致力于修复珍贵古籍，培养古籍

修复人才，并探索古籍的活化利

用。 截至目前，国家图书馆及其

他 9 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成

功修复了 《永乐大典》“湖” 字

册、《瀛环志略》《西夏文大藏经

扉画》以及黄河舆图绘本、样式

雷图档、碑帖拓本等 104 册珍贵

古籍。

如今，二期项目启动，计划重

点修复国家图书馆藏现存最早版

本的元大德三山郡庠刻本 《通

志》、北京版藏文《大藏经·甘珠

尔》以及舆图、金石拓本等重要

藏品， 还有近年新发现的陕西师

范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敦煌文献，

是目前已知存世敦煌卷子中极少

的写经托裱麻布画。

科技助力

现代科技的引入， 为古籍修

复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修复《永

乐大典》时，修复师利用现代织

布机复原丝绢封皮的工艺，这

一创新不仅提升了修复效果，也

为如今修复 《大藏经·甘珠尔》

这样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提供

了参考 。 修复师还积极开展科

学分析、 材料研发、 模拟实验，

通过传统技术与现代科技的有

效结合，推进了古籍修复的科学

化发展。

二期项目的覆盖范围也进一

步扩大， 面向全国征集古籍修复

项目。 目前，全国已有 29 家古籍

收藏单位参与申报，经专家评审，

首都图书馆藏《皇朝礼器图》、浙

江图书馆藏文澜阁《四库全书》、

南京图书馆藏顾炎武稿本《天下

郡国利病书》、 陕西省图书馆藏

宋刻元补明递修本《碛砂藏》、四

川省图书馆藏明洪武年间开雕的

《洪武南藏》等珍贵典籍，计划纳

入此次修复支持范围。 这些古籍

将在专家的精心修复下重现昔日

风采， 并借此进一步挖掘其所承

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彰显历

代古籍守护者藏书、爱书、护书的

故事。

项目还将重点培养民族文字

古籍修复人才， 吸引更多人参与

古籍保护与修复工作， 成为古籍

守护人。迄今为止，项目已在全国

范围内培训了 107 名古籍修复

师，修复了彝文文献《查姆》、天

一阁藏珍贵古籍、 国家图书馆藏

翁氏藏稿等一批重要古籍。

创新方式

如何让古籍摆脱“高冷” 形

象，走进大众生活？ 自“古籍保

护与利用公益项目” 启动以来，

各方致力于通过短视频、微纪录

片等形式，讲述古籍背后的动人

故事。 这种创新传播方式，不仅

拉近了观众与古籍的距离，也让

更多人了解古籍的历史与文化

价值。

首部中华古籍活化纪录片

《穿越时空的古籍》，使社会公众

特别是小读者深刻了解古籍的聚

散流转与国家、 民族的兴衰紧密

相连，中国典籍代代流传、生生不

息的传奇故事。

此外 ， 在国家古籍数字化

工程支持下，2023 年 2 月，《永

乐大典》 高清影像数据库向公

众免费开放。 公众能直观了解

《永乐大典》的编纂体例、历史

变迁、存藏情况等知识 ，开创性

地将为学术研究服务与为大众

普及古籍知识相结合 ， 古籍不

再是博物馆中的孤本 ， 而成为

大众可以随时了解和学习的文

化资源。

在国家图书馆线上文创旗舰

店里，一款书本造型的“永乐大

典” 抱枕热销，网友发出买家秀

后 表 示 ：“针 对 失 眠 确 实 有

效。 ” 古籍文创，是古籍活化利

用的重要方式 ， 也是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

新性发展的重要举措。 国家图

书馆自 2019 年 6 月以来推出

了 1500 余款古籍文创产品 ，涵

盖“永乐大典” 、敦煌等主题 ，

实现了从 0 到 6000 余

万元的文创经营收入

飞跃。

未来， 国家图

书馆 （国家古籍保

护中心） 将继续汇

聚各方力量， 在古

籍保护、 价值挖掘

和传播等方面深化

合作， 吸引更多人

参与到古籍保护与

活化利用中来。 通

过这些努力， 古籍

文创生态将真正走

进 人 们 的 日 常 生

活， 让古籍在新时

代焕发出更加璀璨

的光彩。

赵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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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永乐十九年 （1421 年），正

是明成祖自南京迁都北京、百事

待举的繁忙时刻，疏浚新通的千

里运河上驶来一列长长的船队。

船上警卫森严，拉纤划桨的舵工

水手亦极尽小心。 船上装运的，

正是从南京拨来的典籍珍品，整

个船队也成为移动的 “国家图

书馆” 。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则

是那完工仅有十来年、内页仍墨

香扑鼻的《永乐大典》。

让“高冷” 的古籍

走下高阁

《永乐大典》。

修复中的《大藏经·甘珠尔》。

《天下郡国利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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